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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晓东（以下简称付）：forget art 是北京今年特别活跃的一个艺术团体，它的发起人是马永

峰，这次我们请到了马永峰来介绍一下 forget art 的一个整体情况。forget art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 

 

马永峰（以下简称马）：以前我们也做过一些项目，直到今年才正式叫 forget art，因为当时

我们还没完全想清楚我们想干什么，当时只是想做一些好玩的项目，但没想过具体要做什么。

通过去年和朋友的一些聊天，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后，我们才叫 forget art。

forget art 我觉得没必要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就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味道，如果直接翻译成忘

记艺术，太平淡了，后面没了其他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设计这个标志的时候，forget 后面

的 get 是灰色，art 也是灰色，它有双重含义，你有可能会忘记艺术，也有可能得到艺术。这

是一个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状态，也有可能你忘记艺术的时候得到了艺术；也有可能你得到艺

术的时候失去了艺术。我们还主要针对当代艺术的一些现状，比如说很多生活在中国的艺术

家，他们非常聪明，做的作品也非常的好，但是可能他们不懂得如何节制，有节制地做一些

艺术，或者说不懂得如何做拒绝。很多人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一些名声，但很

快他们就把这些名声作为一个资源和材料在用，然后后面的作品就没法看了。我们考虑到的

是如何在艺术中自我限制，而不是自我放任。我们还是倡导一种拒绝感。在后资本主义消费

文化和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很多的诱惑是无法拒绝的。艺术家如何学会拒绝，

如何用最简单的事物来思考，最简单的材料来呈现思考的形式。当初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出

发的。 

 

付：forget art 这个词，你的解释和翻译特别有意思。刚才你说拒绝，除了拒绝艺术名利场的

规则外，还拒绝哪些东西呢？ 

 

马：拒绝对材料的过分使用。比如说一些艺术家，当然，我不否认他非常聪明，在中国当代

艺术家里有很多才子型艺术家，他们思维非常活跃，很快可以想到怎么样转换材料，将思想

放入里面。但最重要的一点，他对空间的认识有些缺乏，不懂得如何对空间有拒绝感，用空

的状态去体现更大的一面。他们想说的东西太多了，如何能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降低到最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观众的素质也非常高，也很聪明，应该给他们留有一定的空间，

而不是自顾自地说一些很暧昧的话或者是说很多东西，把这种视觉资源或者一种观念资源倾

泻给观众，而是让他能吸收你的东西。应该是一个有限制的释放以后，让观众感觉到绵延不

绝的东西。 

 

付：现在艺术发展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突破，原有的形式一次一次变革，到后期阶段这种变

革发生的越来越快，各种流派、主义和新的创作样式越来越多，经常有人说，当代艺术 200

年的探索把所有语言、形式基本上都穷尽了。forget art 就是 forget 艺术史，就是 forget 越来

越晦涩复杂的现代主义的这种表达方式，而重新回到一种空白，一种说 forget 其实是什么都

不规避的一个状态。 



 

马：对，大家也比较了解，在当代艺术圈从事理论的人都读过《当代艺术的终结》。西方的

艺术史是从 18 世纪后期，从 19 世纪才真正开始的，真正的艺术史其实是非常短暂的。而且

我觉得艺术史是随时可以改写的，可能你今天看这个艺术家不重要，明天就很重要了。还有

另外一点是，我觉得从现代艺术的狂飙到后现代主义的混杂，一直到 90 年代双年展的视觉

盛宴，整个把艺术推上了一个高潮。大家对这种视觉反应已经非常麻木了，这时候我觉得需

要一些最简单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像西方的逻辑思维，是一个线性的发展，

要把它推向一个极致很容易。但西方现在的线性思维发展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了，它不像中

国或印度的东方思维，它的发展是圆形的或者网状结构的。线性发展下去就会遇到“天花板

效应”，无法再突破。中国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点，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付：你就是说 forget art 是对视觉艺术的一种拒绝，但是 forget art 并不排除作品的观念性。

实际上强调一种比较少的形式和比较少的语言。 

 

马：事实上我们是对视觉形式做一系列检讨的过程，刚才说的就是中国艺术家说得太多了，

不懂得拒绝。有些东西必须要有一种姿态，这种姿态非常重要。当态度变成一种形式的时候

就有一种原则性，这个原则性很重要。现在的视觉资源过于庞杂，人在一个信息的汪洋大海

中，这时候一些最简单的形式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个形式可能会吸收一些西方的形式语言，

里面却是东方的内核。我们想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付：东方哲学很庞杂，像阴阳五行、道家、佛家、儒家，还有禅宗等等，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思想资源，forget art 是从哪个角度考虑呢？ 

 

马：在中国出生或多或少带着这种背景的影响，我们不是学者，不会大谈儒家理学。我们可

能是认为这个对我有用，对我最有用的部分就会不自觉地带上去。很多人也在大谈儒家思想，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形式，这种形式非常重要。国内的艺术家我觉得他们的观念非常好，但是

态度变成形式的时候就好像欠缺一些。我觉得这不是完全的东方和西方的划分，现在的文化

都是东西方交融的。我的观念里真正的艺术品不一定是能收藏的，也许很快就会消失掉的。

是和时间是有关系的，它只存在于那段时间里面。我也和一些人策划人聊过，他们也有人说

你的东西太简单。我这个观念并不是完全最新的，但呈现的形式感对一个艺术家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这是艺术家的语言，就像作家用笔写作一样，艺术家的语言就是对形式感的把握。

我希望把这种形式感做的比较纯粹。中国古典艺术家也有非常纯粹的东西，当代艺术并不完

全就是精华，尤其是在浮躁的当代。只有好的作品能穿越时空，这个时代太过喧哗、繁杂，

我们力求避免这些东西。我们会从一些优秀的前辈艺术家身上看到这点，这是我们的一些反

思。 

 

付：现在 forget art 已经举办了两次活动，一个是《地点：龙泉洗浴》，一个是《物体吞吐机》，

你们在展览的过程当中，试图控制艺术家的表达，一直在作品和非作品之间的那个中间地带

徘徊，这也算是 forget art 的一个倾向吗？ 

 

马：应该这样说，每个艺术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表达的非常充分，forget art 也会跟艺术家交

流你如何展示他们的作品，比如说石玩玩在大声展上海站的这个作品，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forget art 会对所有的作品保持一种怀疑感，会对很多布展形式和展览体制也有怀疑感。我们

就跟他商量把作品倒着放，可能更有感觉，并耐心解释给他听。 



 

付：我感觉作品里面你的参与度挺高的，和参加 forget art 的艺术家保持这样一个很紧密的

互动关系，比如像王光乐的仿水磨石那个作品，以前参加好多展览都是挂在像美术馆空间一

样很正规的白盒子里面，挂在墙上。《龙泉洗浴》那个现场我去了，整个现场呈现一个很活

跃的状态，作品都不是作品的感觉，这也是你干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马：对，也不仅仅是空间干预，也有艺术家之间的互相干预。做《龙泉洗浴》项目前，不是

聚一起开个会那样，而是我跟每一个艺术家单独交流，这花费了很长时间。可能你看展览只

花了一天时间，但是筹备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为很多艺术家不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要这

么摆，所以每个艺术家都必须沟通。而且我觉得尊重每个艺术家的时候必须单独和他聊，聊

想法、聊大家最近的思考方向以及 forget art 的美学观。在澡堂做展览并不稀奇，很多人都

说就只是选了个特定的地方，但一个特定的地点只是它的表面情况，我要的是内在的一个实

质，在这个空间中如何去理解这个空间，或许是通过通过“微干预”来理解这个空间。不是

做一些夸张的作品，而是把作品融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散布到生活的每一个横截面里面。

而且我们是一种低姿态的美学观来解读这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这个世界我不能看

到全部，我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所以那里面展示了三十多件作品，大部分人可能只看到了三

分之一，后面是通过图片和录像来看到，才知道我怎么当时没看到这个作品。我要的就是一

种缺憾感，一种遗憾，这也很重要，不用每个都看全，生活中你不可能都看到，这也是一种

拒绝姿态，生活中的拒绝姿态。因为人的眼睛对视觉经验是有限的，对作品的观看也是有限

的。 

 

付：可能 forget art 的作品更需要观众去发现。 

 

马：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曾经有个小孩，我们一起去看展览，他大概三四岁左右，我带

他去看展览的时候，他问这儿为什么要挂张画，我一想这话太有意思了，后来我也想为什么

要挂张画在这儿而不是其他。我当时就想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需要这么做？很多人有意地

去把作品挂出来告诉别人那是作品，我们可能通过另外一个眼光看待这件事情。我曾经做过

一个实验，就是把我的充电器带到一个美术馆，然后找了个插座插上去，我想看看它得多长

时间被人发现，结果过了十几天以后发现还在那儿，可能博物馆的人认为是另外一个工作人

员在那充电。所以我当时认为这些绘画、装置等等和这个空间真的没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太

过在意人们的目光和观看感，而我带的这个充电器才是真正跟这个空间发生联系的，比如它

从博物馆里消耗了多少度电，可能涉及到一个暗中的能量传输。所以我们是从另外一个眼光

来看待这个空间的，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可能思维更广阔一点，对你去做其它什么的更有意义。 

 

付：我现在感觉到 forget art 强调的这种关系是作品和生活的关系，以及空间与作品之间的

影响。其实 forget art 是尽力降低作品对空间限度的改变或者说是一个强烈刺激的东西，他

尽量去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视觉干扰，还原到一种生活当中的观察。举个例子，王光乐的《水

泥石板》，不管是不是画你都会放地上。 

 

马：其实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在那个位置，没人会把它当做是艺术作品，可能是块石板或者

建材。也许有一天可能会有洗澡的人发现，在发现的那一瞬间感觉肯定很有意思，他会拿起

来看，然后想，怎么不是？我有没看错。我觉得一瞬间偶然发现的一件事情会很有意义，而

不是特意的去看墙上的一幅画。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角度去看一个视觉的东西。 

 



付：forget art 的组织形式是你单独去找艺术家聊天，那一开始你是如何发起这样的活动的

呢？都有哪些人参与，有多少人你跟他们谈过，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反应是怎样的？ 

 

马：当时有三十几个艺术家，但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比如里面有些年轻艺术家，他们刚从美

院出来，然后进入画廊体系，迅速商业化，所以基本上很多都没有参与过这种非盈利的、有

趣的项目，他们热情都非常高，经常主动和我沟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热情被调动起来

了，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他们激情被调动起来了，这是艺术家创作最重要的东西。 

 

付：参与者大多数都是美院的，那有没有相对已经很成熟的艺术家呢？ 

 

马：在 forget art 的眼里这些是没有分别的，很多都是没有分别的，我们不会看你是老艺术

家还是年轻艺术家，我们只看你的作品。也不看有名没名，也不看是做艺术的还是不做艺术

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只是想看你理不理解我们正在做的东西。 

 

付：你怎么会知道他对这个项目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 

 

马：很多人很感兴趣，就在开展前几天都有十几个人给我们打电话想参与，最后都被我们拒

绝了，我们是要有次序的。有些搞行为艺术的跟他们谈过，但是他们不理解我们的项目，他

们只是认为我们想搞的火一点。但是我们这个项目不是一个行为艺术，它是不一样的，理解

方式不一样。我们是想通过一个装置或物体，或者一个情景，一个无形的东西对空间进行干

预，而不是用一个行为艺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了解，有沟通很长时间的，我觉得大部分

年轻艺术家都能接受这种新的观念。 

 

付：特别让人感官受不了的、非常强化的类型代表是在九十年代，比如说动物尸体有关的尝

试。后来我们在北京做讨论会有一场讨论日常美学体验的，当时你也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言了，

后来这种比较日常化的风格最早是从南方创作发展来的，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马：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做的不光是物体的，也有情境的。forget art 背后的几个重要理念

一个就是“微干预”，一种低姿态的美学观，对空间、情境和时间一个极少的介入。另外一

个就是“情境主义”，比如说刚才我们的谈话做为一种情境，过一年以后在相同的地点再重

复一遍是否有意义？再有就是通过极少主义的一个形式，这就是我们的三个线索。南方部分

艺术家创作中有现成品的再利用的一面，也有干预的成分，不过或多或少都会暗中会携带着

一种消费和流行文化的影响。 

 

付：那做这种日常的，形式上又有些优美的作品，这是国际上年轻人都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

后来国内也有很多年轻人也很快掌握了这个国际比较流行的艺术样式。《没有什么可说的故

事》这个展览，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阐释展览的框架，那你如何来看待这个情况？ 

 

马：没看过，不太了解。不过所谓的国际趣味也有很多种，就看你选择哪一种，有的是小而

有趣的，也有很大的那种装置的。我觉得国际趣味也不是确定的，关键是坚持你自己想做的

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比如我自己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脆弱的、不确定的，就是说这个材料

消失了就和我没关系了，比如说雪融化掉、玻璃碎了，包括一些以情境为基础的作品。我觉

得，时间会把一些事物折磨得奄奄一息，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敏锐的旁观者就够了！ 

 


